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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电视剧《主角》登上央视荧屏的那一刻，恰似大
幕拉开，一声秦腔响遏行云。开播半小时实时收视
峰值突破2.34%，首播当日成功登顶猫眼剧集热度总
榜，这部 48集陕派文化大剧以无可争议的品相赢得
了市场与口碑的双重加冕。然而，单纯的收视数据
尚不足以解释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电视剧《主角》
之所以堪称近年文学改编剧集的标杆之作，其成功
绝非侥幸——它呈现为三个维度的精妙和谐：原作无
可置疑的文学高度，改编团队对文本精神内核的精准
萃取与视听转化，以及从台前到幕后的全流程艺术表
达臻于化境。这三重奏鸣的交响，恰如“西北鼓王”胡
三元手中那对鼓槌，落点精准，酣畅淋漓。

原作的卓越，首先是文本自身的文学功勋。第八
届茅盾文学奖授予陈彦的《主角》，颁奖词对这部 80
余万字长篇小说所展现的“扎实的写实功底、细腻的
人物塑造、绵密的叙事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叙述
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落沉
浮，展开了“一幅复杂世相的宏阔画卷”。但陈彦的非

凡之处，在于他以一种独一无二
的文体意识完成了文学表达的革
新。作为曾三次获得曹禺戏剧文
学奖与文华编剧奖的剧作家，陈
彦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并非简单
地将戏剧经验移植为叙事素材，
而是将整个中国戏曲美学体系的
精神密码内化为小说的形式要
素。学术研究中，此种策略常被
称为“以戏入文”：小说的叙事节
奏在冲突爆发时如秦腔叫板般高
亢激昂，在情感流动时如梆子慢

板般徐纡从容；人物命运的每一次转折，近乎一部折
子戏的上演与落幕。陈彦的“舞台三部曲”因此被公
认为当代小说中“以对叙事虚构作品所开显之‘小天
地’的精心营构，表达作者对更为宏阔的人间世态人
情物理的洞见”的典范。没有这种流淌在作家血液里
的“戏剧基因”，没有近40年舞台实践对人性、对行业
生态、对传统艺术内在法则的深刻洞察，“新世情小说
典范之作”的评价便无从谈起。

进一步深究，原作之厚重更在于其“史诗性”的人
文高度。小说以忆秦娥为叙事焦点，在生动再现时代
变革中世俗人间的同时，提炼出“痛苦与荣耀相伴而
生”的生命常态。这绝非普通的“功成名就”传记文
学。忆秦娥经历了太多背叛、误解与陷害，但对秦腔
的坚守如同一根贯穿生命的长线，在将近半个世纪的
叙事跨度中一次次将她从生存的绝望中打捞而起。
陈彦在这部作品中同时承载了对“守拙”与“宽恕”两
种叙事伦理的深刻思考，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主
角》彰显的叙事伦理“印证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当代阐
释与美育功用”。作家以一己之力，在底层叙事与宏
大历史之间、在小人物命运的粗粝与生命尊严的高贵
之间，凿开了深不见底的叙事纵深。这种文本自身的
美学功勋，为后续的影视改编提供了极为丰厚的文学
基础。

如果说原作的卓越根植于文本自身的文学功勋，
那么改编的成功则体现为一种精妙的艺术转换能
力。用有限的剧集体量完成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转译，
构成了电视剧《主角》的“改编之好”。这里所谓的

“好”，指向的是编剧团队在文学富矿上施行的一场审
慎的“减法”与有力的“加法”。剧本历经4年打磨，从
原著 80余万字的繁复网状叙事中，提纯出一条扣人
心弦的主线，并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和“角如微
尘”的生命哲学，回环嵌套进忆秦娥的个人命运。在
这场“文学思维向视听思维”的转换中，编导团队既未
落入“原著党”诟病的“魔改”陷阱，也绝非亦步亦趋的
文字图解，而是准确擒住了原著的灵魂。

从叙事结构来看，其改编最卓越之处在于将原著
中宏阔的世情叙事凝练为一树繁花的多声部交响。
编剧团队赋予每位配角完整的命运弧光，将他们的个
体经历与秦腔艺术的兴衰、40年的时代变迁层层嵌
套，形成了导演李少飞所说的“深而不闷，真而不苦”
的独特表达效果。剧中每一位配角皆立体可感，各有
高光时刻：忆秦娥的舅舅、县剧团司鼓胡三元以一对
鼓槌撑起了一代秦腔人赖以立足的精神支柱，却因与
体制的屡次冲突而毁誉参半；楚嘉欣、郝忠孝、苟存
忠、古存孝4位老艺人以燃烧自己生命的方式托举后
辈，将一碗碗苍凉的秦腔唱出了几千年黄土文明的底
蕴与温度。改编团队没有将忆秦娥简化为“大女主”
的戏剧标签，而是将“主角”这一概念解构为一种流动
的、关系性的存在——每一个主角都是诸多配角推向
那个位置的，每一个配角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也能成
为时代的主角。正如编剧所言，我们拍的不是一路顺
风顺水、开挂逆袭的“大女主”，而是一次次破碎、又一
次次重建自我的普通女性。这种主题的提纯与升华，
使剧集在精神高度上反而超越了原著中某些暧昧的
叙事姿态，呈现出更加明朗和迫切的时代精神。

“改编之好”的另一维度，在于监制张艺谋对作品
美学格调的总体把控。首次跨界监制电视剧的张艺
谋，亲自参与了选角决策与场景布设的审美构建，并
为剧集确立了极为严苛的品质标尺——所有秦腔唱
段必须现场收音，不得使用后期配音。监制对表演质
感与烟火气息的眼光，赋予了剧集电影级的视觉性
格。与此同时，导演李少飞延续了《装台》时期对陕派
文化剧集的深耕经验，主创团队坚持实地搭建与实景
拍摄：九岩沟土坯房、县剧团老院落、城墙根练嗓地等
超过六成核心场景原址还原，黄土高坡的苍茫粗粝与
老街巷的温暖烟火被精准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而非放
置于虚幻的棚景之中。这种对空间真实性的执着，使
剧集的底层美学逻辑与原著的气质达成了高度统一。

全流程的艺术表现臻于化境，构成了《主角》的第
三重“好”。如果说一流的原作和改编共同撑起了剧
集的骨架，那么从表演、视听语言到音乐的全流程精
良表现，则赋予了这部剧鲜活的血肉与呼吸。表演成
色无疑是近年荧屏的高光之一。张嘉益饰演的“西北
鼓王”胡三元，在一口地道陕西方言的加持下，将一个
热血赤诚又冲动如火、将威严与卑微渗入骨血的底层

手艺人的复杂命运演得入木三分。为演好鼓师这个
专业度极高的角色，张嘉益苦练鼓点节奏，练到手腕
腱鞘炎发作，跪戏拒绝使用护具，让膝盖直接撞击真
实的木台台板。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更是本剧的戏
眼：从秦腔名旦的高傲泼辣，到从艺术云端跌入尘埃
却尽显坚韧与通透，秦海璐以精确到极致的水袖起落
与眼神流转，一次就为作品确立了“主角是什么？不
是站在光中间，而是找到值得你为之燃烧一辈子的
事”这一精神内核。

然而最令专业评论界意外乃至惊艳的，是刘浩存
在女主角忆秦娥一角上完成的表演突破。从被称为

“谋女郎”到始终身处舆论争议之中，这位年轻演员在
《主角》中超越了自己既有的表演谱系。为了演绎忆
秦娥从1970年代放羊娃到秦腔名角近半个世纪的人
生跨度，她提前8个月进组封闭训练：秦腔唱腔、身段、
陕西方言从头适应。观众在荧屏上看到的忆秦娥，前
期怯懦中带着木讷的山区少女，生命汁液里埋下的倔
强种子一点点发酵；中期舞台高光时刻挥洒自如却暗
藏命运逆鳞；末年沧桑中归于平静通透——这个角色
完成了一次从“剧情主角”到“表演主角”的质变。刘
浩存的肢体语言和秦腔唱段皆经由专业戏曲指导的
标准检验，人物每一个微表情都使观众沉浸于传统艺
术在时代洪流中那份屡经摧折却总如野火般复燃的
原始生命力之中。如果说表演是演员的一场加冕，那
么从张嘉益、秦海璐到刘浩存，《主角》中的每一位演
员都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荧幕上“主角”应有的分量。

导演李少飞所实行的“人物传记与年代叙事融合
交织”策略，在全剧中落实为一种极为耐心且极具节
制感的叙事节奏。开篇几集侧重于在看似散漫的日
常中，建立起人物的肌骨和戏剧的潜在场域。这种慢
火细煨式的铺排，完全反拨了当下荧屏市场中极度求
快的创作偏锋，使整部剧获得了某种古典文学的叙事
浓度与史诗质感。导演对秦腔这一叙事介质的运用
亦至为高明——秦腔不再是年代剧中若有若无的音
乐背景板，而成为了整部作品精神脉搏跳动的核心动
力源。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镇院乐队”加盟实拍实录，
《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等几个完整的传统剧目
片段一字排开，连经典断桥唱段里因应短视频时代节
奏需求的4分 20秒演出版本都暗藏巧思。秦腔唱段
中那一声声直抵苍天的“吼”，既在人物命运节点上充
当了最具权威性的情绪放大器，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的血脉暗线的听觉化身。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整部剧的音乐呈现。随着天
后王菲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独唱主题曲，一曲秦腔
板胡与流行乐跨界结合的《主角》以惊人的关注度点
燃了舆论场。主题曲在赖婷作词、范炜作曲的编创中
大胆融入陕西经典民谣《月亮爷》的采样，最大程度地
实现了传统非遗戏曲元素与当代流行听觉的嫁接。
王菲以自己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声线打破惯常演唱习
惯，尝试陕西方言与戏腔唱法。这条音乐主轴将剧中
整台人生大戏的苍凉、坚守与终究释然都凝聚为一个
听感层面无可置疑的戏外主角。剧中所有秦腔演绎
严丝合缝地传递了非遗技艺本身的斑驳肌理与大地
密码，促使讨论从“谁的演唱更接近秦腔”走向更本质
的层面——跨界本身即为秦腔破圈、传统文化探索当
代传播新路向的标志性节点。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
的：传承不等于守旧，创新也不等于背叛，文化的生命
力从来不怕改编与碰撞，怕的是无人问津。王菲的这
首《主角》于争议中点燃的那场讨论，本身就是秦腔破
圈路上最动人的风景。

通观全剧，《主角》的三重“好”——出类拔萃的文
学生命、高度精准的影视化转译以及无懈可击的全员
全流程艺术呈现——如同一套近乎完美的齿轮组，环
环紧扣、相生相济，运转出一部在艺术品格上无可辩
驳的佳作。原著作者陈彦在第一次看成片后说出的
那句发自内心的感慨——“看到正片水准，我感到十
分惊异、荣幸”——或许正掩藏着中国经典文学如何
最大程度转化为优秀影视文化作品的全部秘密与奥
义。当这部作品在央视荧屏上唱响，它以秦腔的叫板
代替浮夸的炫技，以黄土的粗粝代替精致到虚假的梦
幻，以真正的民间精神代替空洞的时代言说，稳稳地
立住了自己在当代中国视听文化版图上的“角儿”。
《主角》的好，在于它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实现了可能的
最好。这正是一场中国影视创作者与文学传统之间
堪称典范的深刻对话。

三重奏鸣中的文学与影像高峰三重奏鸣中的文学与影像高峰
——评电视剧《主角》

◎张永军

近日，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这部改编自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剧集，从开播之初便紧紧抓住了
观众的眼球。其无论剧情内容、演员演技还是主题内
核，都是实打实的上乘之作。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该作
品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陈彦是土生土
长的陕西人，且长期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任职，他是
怀着对陕西和秦腔的极大热爱才写出了《主角》这部
80万字的大作品，这无疑给电视剧的创作打下了丰厚
的文学基础。但即便是如此，该剧的创作仍是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过程。

《主角》的艺术总监张嘉益说：“为了这部戏，我们
前前后后准备了有七八年的时间……”的确，任何一
部好的作品，必得经过长期的打磨。就《主角》来说，

其剧本的改编非常成功，它把原著中
所具有的陕西气质作了精彩的呈现。
从监制张艺谋，到艺术总监张嘉益，从
主演秦海璐、窦骁到配角李泽锋、孙
浩、姬他、苗阜，他们都是陕西籍的演
员。可以说，《主角》这部剧从原著到
主创，从本到末再到梢，都是深深地扎
根于陕西这块泥土之中的。创作者们
无比虔诚地伏下身子，将一个与秦腔
有关的故事娓娓道来。起承转合，高

潮迭起，人物的成长合情合理，时间和空间亦有序推
进。那弯弯的山路，那高亢的秦腔，那学戏的艰难，那
成角的不易，都带给了观众深深的共鸣。在剧中，只要
是牵扯到秦腔的演出，无论是敲鼓还是唱腔，无论是文
戏还是武戏，在剧中皆是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地真实呈
现，绝不只是打着“秦腔”的幌子轻描淡写，这也让整部
戏都充满了深深的艺术感染力。这就是一群热爱着陕
西及其地域文化的人，扎扎实实地做出的一部戏。所
以它火了，火得毫无悬念，火得理所当然。

有了扎实的剧情，还得有演员们的二度创作。《主
角》的一众演员真正是全员演技在线，无一人拉胯。
从主要角色胡三元（张嘉益饰）、花彩香（秦海璐饰）、
忆秦娥（刘浩存饰）、刘红兵（窦骁饰），到配角身份的
小钉子（姜冠男饰）、朱继儒（李泽锋饰）、黄正经（姬他
饰）；从“存”字辈的“忠孝仁义”四位老师傅，到宁州剧
团里的小小学员黑娃（王子铭饰）和来弟（王少熙饰），
全都塑造得形象饱满、极具个性。这其中既有老戏骨
级别的轻松拿捏，又有新生代的精准演绎。老一代自
是演得稳稳当当，中生代们亦是进退自如，小演员们
更是一派朝气蓬勃。剧中黑娃、八一、来弟的饰演者，
他们年纪尚小，还没有经过多少历练，但他们流露出
来的那份敦厚与质朴、赤诚与天真，却尤其令人感
动。这份表演上的自然与纯粹离不开大人的精心指
导，亦离不开孩子本身的悟性，更离不开的，是无论大

演员还是小演员，都不抢流量不搞炒作，就是踏踏实
实扑下身子，一门心思只为演好戏。所以，他们成了，
《主角》成了。

电视剧《主角》，其主题内核更是深深地扎根于泥
土之中。它不仅塑造了忆秦娥这个“大女主”的人物
形象，更展现了秦腔这门传统艺术的源远流长。秦腔
之于陕西，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它的高亢、悲凉、赤
诚、深邃，本就源于老百姓对于生活最朴素的呐喊，那
些酸甜苦辣、沟沟坎坎，都是可以通过一声秦腔吼出
来的。剧中忆秦娥的成长过程，更是与秦腔密不可
分、水乳交融。从最初的茫然懵懂，到后来的开蒙初
唱，再到后来的成名成角、绚丽绽放，忆秦娥将秦腔唱
到了北京城，唱出了新高度。关于秦腔，忆秦娥曾经
被最原生态的民间吟唱所打动，更得到了“忠孝仁义”
四位专业师傅的言传身教；关于秦腔，它既是前辈们
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老戏服，亦是后辈们的潜心学
艺、热爱与传承。当忆秦娥因为秦腔而大红，她不仅
成为了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主角，亦成为了热爱着秦腔
艺术的所有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她不仅是为自己唱，
亦是为所有热爱着秦腔的人而唱。她和她的秦腔，从
泥土中来，又唱回了泥土中去。

只有扎根于泥土，才能伸展向高空。这是《主角》
大获成功的重要元素，这也是所有想要成功的艺术创
作所必要经过的一条道路。

只有扎根于泥土，才能伸展向高空
——电视剧《主角》观后

◎李风玲

童话故
事集《小金
豆游记》是
一部以乡村
振 兴 为 内
核、以儿童
视角为棱镜
的 文 学 佳
作。作者巧
妙地将洛川
苹 果 的 甜
蜜、蹩鼓文
化的激荡、
乡村教育的
坚守、生态
文明的觉醒
编织进一场
充满奇幻色
彩的游历叙
事，通过主
人公“小金
豆”的所见
所闻所感，
既展现了黄
土高原的壮
美与温情，
也叩击着城
市化进程中
乡土文明的困境与新生。全书以童话
之名，行写实之实，以孩子的眼光读懂
一片土地，在诗意与烟火交织的叙事
中，完成了对当代中国乡村命运的多
维观照。

在叙事结构上，《小金豆游记》采
用了“地理空间+文化密码”的双线并
置模式。小金豆跟随父母从城市返回
洛川老家的旅程，既是对黄土高原自
然风貌的探索，也是对乡土文明精神
内核的解码。书中“苹果园奇遇”一
章，小金豆在月光下发现会说话的苹
果树，树皮上的纹路竟是洛川先民刻
下的抗旱农谚，这一设定巧妙呼应了
现实中洛川苹果产业从传统耕作到科
技赋能的转型历程。而当小金豆钻进
挂着反光膜的果园，听见套袋苹果们
争论“阳光亲吻的力度”时，作者以拟
人化手法将现代农业技术转化为童话
意象，既保留了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又
暗含对生态农业的思考。

在人物塑造上，《小金豆游记》打破
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扁平化形象。韩
老师这个角色显然取材于洛川秦关中
心小学坚守33年的教师韩英春夫妇。
书中，他不仅是带领孩子们观察苹果花
授粉的自然课老师，更是会变魔术的

“故事巫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门，
门后竟通向《诗经》中的“桃之夭夭”。
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处理，暗合了韩英
春将《诗经》与农技知识融合的教学实
践，也揭示了乡村教育的本质：不是填
鸭式的知识灌输，而是用想象力为孩子
们打开通向世界的窗户，将现实中的励
志故事升华为超越苦难的生命哲学。

在文学手法上，作品创造性地将儿
童文学与地域志书写相融合。小金豆
的游记本既是情节推进的线索，更成为
结构文本的容器：他用蜡笔画下老槐树
年轮里的战争弹痕，对应着洛川会议旧
址承载的红色记忆；用拼音标注的“蹩
鼓节奏谱”，暗藏黄土高原生生不息的
文化密码；甚至那片夹在书页间的苹果
花标本，也在季节轮回中完成了从自然
物象到精神图腾的升华，使《小金豆游
记》超越了简单的童年叙事，成为一部
用童心丈量土地的精神档案。

在文化书写层面，作者对本土非
遗的赓续创新堪称典范。“蹩鼓精灵”
章节中，小金豆误入地底洞穴，遇见沉
睡千年的蹩鼓战神，鼓槌敲击岩壁的
节奏竟与心跳共振。这一超现实场景
的设计，实则是对洛川蹩鼓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诠释：当战
鼓化作精灵，鼓点成为血脉，传统文化
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
在土地中的生命律动。更精妙的是，
作者将蹩鼓表演的“两军对垒”意象转
化为小金豆与城市焦虑的对抗——面
对补习班压力，她在心中擂响战鼓，鼓
声震碎了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习题。
这种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心理隐喻的手
法，既延续了郑渊洁式童话的叛逆精
神，又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疗愈价值。

“读懂故乡，既要看见她结出的果
实，也要听见深埋地下的根须歌唱”。
通过小金豆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仅
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更是一个民族如
何在对土地的凝视中确认自我身份。
《小金豆游记》用童话的纯真之眼，完
成了对乡村振兴最深沉的诗意注解，
读懂了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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